
这是我心中的绿

在多少个日日夜夜里

她从来都不会有半点褪色

我知道

在绿到来之前

她的身躯

会经历凛冽寒风的刺骨之痛

会遭受冰冻雪霜的覆盖之灾

她的灵魂不断地告诫自己

为了春的到来

要忍着，要跪着做人

就这样，熬过了无数个黑夜……

一天

绽放的腊梅

将她从冰雪中唤醒

从此

她那满腹的苦水

暗流涌动

在北国的春风吹拂下

瞬间活力奔放

平原山川，到处洋溢着她的喜悦

看吧

争奇斗艳的花

翩翩起舞的蝶

同你一起演奏春天的故事

而我

只是山上的一棵树

将铭记你一路的辛劳

欣赏你感人的赞歌！

追寻“绿”的时光
◇ 李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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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山西绛县郝庄人。一草根文学

爱好者。曾在省、市相关报纸副刊发表诗

歌、散文多篇，现在外地打拼人生，面对如

盘的生活竟与文学有不解之缘，在坎坷的

生命历程上，任思绪飞扬！好像与文字谈

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那历尽沧桑的古树，那

蜿蜒远去的山路，那残垣断

壁的院落，那断续呜咽的狗

吠，那年逾古稀的老人们，

构成的一副山乡图在作者

的笔下悄然映出。名叫“小

山”，却有着博大的胸怀，孕

育了一代代儿女；远离闹

市，却蕴含苍凉的静谧，晕

染了一点点忧伤；守望未

来，却渗透出无边的落寞，

浓淡了一缕缕离愁。我们知

道，时代的大潮流使年轻的

人们远离了这里，但他们的

心依然留在这里，童年无忧

的嬉戏，少年期盼的眼神，

都成了记忆中的画面。远离

故土不是他们的初衷，又是

他们的选择，这清凉如水的

文字，源自内心的怅惘，让

读者在欣赏作者佳作之时，

品味到离乡的愁绪在作者

心头氤氲，笔下的凄凉在读

者眼里留下深深的印痕。作

者文笔细腻，感情真挚，用

忧伤的笔触表达对故土深

深的依恋，用淳朴的语言彰

显其故土美好的过往，是抒

发离乡之愁中不可多得的

佳作！

一个古村坚挺地苦苦熬了几百年，还

没来得及后人对她评说、记载，就要永远落

幕了。仿佛极不情愿的等待着“寿终正寝”

的判决。

说她没有完全消失也就是说现在还存

在着。目前村里四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在顽

强地支撑着这个村子。当然他们还喂了三

只狗。不为看家，只为她们四个老人太过寂

寞，如果时不时有狗的吠声传来，说明有其

他人来，就给了他们一点心灵上的慰籍。几

只鸡是不能算数的，因为随时都有被黄鼠

狼叼走的可能，所以都不会关心这个数字。

目的是有鸡就行。他们活了一辈子深信这

个理，是村子就得有人，有人就得有鸡有

狗，从而说明鸡犬相闻对于一个村子来说

是多么的重要。

小村确实够老，光有文字记载就有大几

百年往上的历史。遍布村中亦或踩在脚下的

碑刻就可以说明一二。她背依紫金山南傍涑

水河，严严实实的藏在一个叫做五龙庙的山

下。也因了古时村中有一高耸的石堆故取名

小山。就这个不甚宏大而略显卑微的名字，

曾让她的几多子孙甚感汗颜。故生出，山就

山呗还小山的怨恨载道至今。也许是古老村

庄不堪惭愧的重负，而今行将消失。这羞人

的名字估计也会慢慢淡出人们的记忆。这也

竟演绎出略显苍凉的结局。

进村一棵皂角树，窑顶后头大柏树，塬

坡跟前古槐树，南头路边老柳树！当我吟出

这段顺口溜时，起码有四代故土之人会情不

自禁的喊出，那是我们小山村！而今，遗憾的

是，树还是那树，路还是那路，窑洞依旧，沟

壑熟悉。不同的是无论白天黑夜都是让人害

怕的静谧。过去的热闹场面已不复存在，邻

里不和的吵架声都已成为美好的回忆。货郎

挑着糖葫芦的叫卖声也在那纵横的沟壑中

被山风淹没……

除了四个古稀老人，村里的人都搬到了

城里或条件稍好一些的村子。除非谁家有个

白事需要帮忙，平日里人是很难集中的。乡

镇府的一间办公室门上挂着我们支村委的

牌子，仿佛像个倔强的孩子，顽强地向世人

们证明它的存在。

这四个老人中就有我的父母。虽然我在

这里娶妻生子，修路平地，汗水抛洒在各个

角落，梦想建面粉厂办养殖场，但在搬迁的

大潮中不得不挥泪告别。在千辛万苦之下也

在城市置下房产，装模作样地混进城市成为

冒牌的城市一分子。可父母从不买账，或是

害怕加重我的负担，亦或离不开自己奋斗一

生的故土。所以几次三番都没接进城。为此，

因了父母我成了唯一一个常回家的仍然坚

守小村的一员。

每次回家都有万种心痛。画面如同定

格，让人不堪直视。远远的在一个高岗上我

们都发现一个黑影，还很难辨出人来。孩子

问，我头也不抬回答，那是爷爷。此时我不敢

看孩子疑惑的面孔。当车子刚进小山村时，

孩子惊奇的发现就是爷爷。他们惊奇于我的

千里眼还是顺风耳，而这时我早已心如刀

割，万般滋味袭上心头！

再说春节，因父母在，我在城市至今数

年，没在城里过过一个春节。每逢春节我都

要带着爱人和孩子回到父母身边。每每接他

们进城过年都不能成行。就在今年一入冬我

就研究布置怎样把二老接进城里。最后被儿

子一票否决。他认为不想折腾爷爷奶奶，我

们委屈一点没事。这回惊诧的是我，我不禁

要重新审视这个年满十八岁的小子。略带稚

气的脸上从容的表示出要把我手中的接力

棒拿走的样子。我非常欣慰，但笑容离我还

有一段距离。

农村的春节除了燃放爆竹，最宏大的场

面莫过于燃烧那一堆新鲜的柏枝了。暂不提

它有多少美丽的传说，单只那腾云般的烟

雾，噼噼啪啪的响声，亦有高高窜起的火苗

都令人振奋，令人遐想，令人一扫往日的恐

惧和孤独。也因村里人都走了，柏枝那么多

采集也方便，我就尽量多弄一些，让这唯独

只有我一家的村子里场面更宏大一些，更热

闹一些。这黎明的烟火你就燃烧的更猛烈些

吧！看能否拽回小村已逝的喧嚣？顿时，我脆

弱的一塌糊涂，想要拿回小村的往日我感到

力不从心。

退耕还林，世行贷款眨眼过去数年。在

我眼里就是退去了一个村庄还回了一片荒

原。将来不知能否还回一个人欢马叫，热闹

非凡的村庄，这应该是一个美好的期盼！不

过随着老人的不在，村子也会灰飞烟灭，成

为历史长河中的一粒尘埃，让知道的人去慢

慢回忆……

编 者 按：月是故乡明，人是故土亲。长期在外拼搏游弋的故绛儿女，身处异乡、情系家乡，俯仰间，行走中，始终不

忘用手中的笔多层次、全方位描摹生活，讴歌人生；字里行间，既有天南地北的异地风光，又有故绛大地的恋土情怀。本

刊将继续推出“异地绛县人”文学作品，与读者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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